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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老户庄，并非易事。薛衡竟用自己亲身
经历提醒何昆，老户庄就像“老虎庄”，不可小觑。
1929年2月20日，薛衡竟率军1000多人去打老
户庄，前线指挥所刚进庄西头的土地庙，守敌就用
小炮、水机枪(马克沁重机枪)还击。敌情突变，火
力太猛，红军只好撤回。自此，张符秋气焰冲天，
逢人就吆喝，红军要想打进来，先用尸首把庄外的
河沟填平。薛衡竟知道何昆担心敌人的火力，又
补充了一个细节：高家庄据点是老户庄的触角，红
军在打老户庄10天之前，奔袭了高家庄。张符秋
慌了手脚，请来了县保安大队一个中队，小炮、水
机枪是保安大队带来的。这股敌人来得突然，红
军没有料到，才会无功而返。

何昆听完细节，认真地分析道，县保安中队最
近应该不在老户庄了。理由很简单，县保安大队
就是活土匪，从来不会白帮忙。一人一天两块银
圆，一个中队100多号人，一天要花200多银圆。
张符秋再蠢，他也会算这一笔账。太平多日后，他
自然不会白白地养着县保安中队。大家也都点点
头，不约而同地说着是。

何昆又提醒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今日不同
往日，老户庄如今是战略要地，李长江不是县保安
大队，他肯定会不请自来，而且不要张符秋负责军
队的开销。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何昆告知众人，
一定要先派人去侦察。

薛衡竟灵机一动，提出要想弄清老户庄外围河
道水的宽度和深度，不妨派人用三角网去捡螺蛳，
或者找人假扮放鸬鹚的渔民，竹篙一横一竖，就能
测出水面宽度和深度。同时，他提议部队中的干部
战士，有与老户庄据点里的团丁沾亲带故的，可以
利用关系把团丁约出来，探听探听里面的虚实。

“真不愧是参谋长，就是点子多！”何昆惊讶地
看着薛衡竟，“你来的时间不长，怎么这样快就熟
悉了风土人情？”

“入乡不随俗，水土就不服。嘿，你不也是一
有空就同战士们谈天说地嘛！”薛衡竟答道。

何昆说：“准备南下吴庄，你把3个大队的驻
防安排一下。到了吴庄，就落实具体人员前去老
户庄侦察。”

吴庄是老根据地，靠近老户庄，群众基础好，
便于隐蔽。薛衡竟认同这个地方选得好，便打算
以吴庄为中心，3个大队在附近呈三角形驻防。
军部居中，一大队为前锋，剑指老户庄。

何昆对薛衡竟的部署很满意，他命令红军出
发，务必于4月15日天亮之前悄悄进入吴庄。如
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和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已经
先行一步，赶去吴庄联系地方党组织，安排接待和
封锁消息的工作。

4月15日晚，大军陆续到达吴庄。不久，一件
意料之中却又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突如其来
的插曲，差点打乱何昆的军事计划。

第二天上午，晨雾散尽，吴庄的村民一如既往
地分散在地里干农活。忽然，几十个敌人从东边
耀武扬威地开来，为首的军官骑着高头大红马，如
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进了庄。他们刚进入一
大队的警戒线，就遭到“乒乒乓乓”一阵步枪暴打，
惊慌失措，抱头鼠窜。那军官滚下战马，不敢恋
战，连滚带爬地逃往了老户庄。

地里干活的老百姓听到枪声，又见敌人逃跑，
纷纷举着钉耙、锄头追赶。村子里的老老少少，扛
起铁叉、铡刀，涌了上去。手持大刀的赤卫队员更
是争先恐后。老百姓把敌人叫作“狗队”，四面八
方的人群敲着大锣高喊：“捉狗队啰！捉狗队啰！”

何昆正要派人前去了解情况，一大队政委周
方骑着缴获的大红战马赶了过来汇报。何昆背着
双手，皱着浓眉来回走着，忽然停住脚步问：“骑马
的是个什么官？”

周方说：“离得远，没有看清楚领花。”
何昆急切地再问：“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周方说：“和县里的警察、保安大队不一样，军

服、武器好像很正规，有人说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
营长。”

李长江果然派出精锐部队增援老户庄，这在何
昆意料之中。眼下的问题是，李长江到底派来了多
少兵力，有些什么装备？这个时候，前去侦察老户
庄据点三面河水的宽度、深度的人还没回，不能拿
战士兄弟和老百姓的生命不当回事。于是，何昆对
周方说：“敌人来得太突然，无准备之仗不能打。”

周方说：“群众已经追上去了，人越来越多，撤
下来会打击群众积极性，不好交代。”“谁说撤了？”
何昆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带一个中队前去维持秩
序，保护群众，监视敌人。你们夹在群众之中，尽
量不要暴露，追而不击，到了老户庄，切记不可贸
然进攻。大红马归你使用，我和大军随后赶来。”

周方扬鞭而去。

森珠和玛瑞的名字都是老师取的。森
珠的毛色是浅棕黄色，这种色彩用藏语来
说叫“塞布”，取了前面一半的发音，加上一
个后缀音“珠”，就成了它的名字。玛瑞的
毛色是棕红色，藏语中的红色念作“玛莫”，
就取了“玛”的音节，加上后缀音节“瑞”，构
成了它的名字。

玛瑞是西藏猎犬与獒犬的混血后代，
保留了西藏猎犬大部分的特征，比如矮小
的个头，方方的脑袋，开阔的额头和乖巧
的个性。使玛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是
它那一身漂亮的鬃毛，犹如狮子一般威
武，尤其是项背处的鬃毛，又长又浓密，中
间部分颜色加深，接近黑色，应该是继承
自獒犬的血统。玛瑞很爱干净，从不会像
森珠那样弄得满身灰土，它蓬起的鬃毛熠
熠发亮，奔跑起来的样子更是帅极了，所
以极讨大家的喜欢。玛瑞从不会在大家
画画的时候过来捣乱，总是懂事地趴在院
子里晒太阳。它的性情特别稳重，很少见
到它有激动的时候。有熟人经过时，它会
懒洋洋地翻个身，露出柔软的腹部，四只
爪子蜷起来，以稳重的姿态撒个娇。可如
果有陌生人来画室，它会从大门口开始做
出防御姿态，低声号叫着，威胁对方不要
再往里走了，但当看到有我们的人过去迎
接时，它也会马上卸下防备，知趣地踱步
走开了。

安多师兄特别喜欢玛瑞，每次休息的
时候，他都四处搜寻玛瑞的身影，找到之后
就疼爱地抚摸着玛瑞的长鬃毛，玛瑞也适
时地翻个身露出肚皮，扭扭腰肢，向师兄示
好。后来安多师兄要回老家了，临行前好
些天他就开始不住念叨，说舍不得玛瑞。
他甚至还认真研究了能否带狗同坐火车，
如果能把玛瑞运回他家乡，那今后的日子
真是太满足了。不过最终他还是没带上玛
瑞，也许因为玛瑞是我们整条街上最帅的
狗子，师兄也有些不忍心吧。每次玛瑞一
出我们小院，附近几家的狗就立即都围过

来，它们亲亲热热地互相打起招呼来，而最
隆重的互相致意方式却是闻对方屁股，每
次都看得我目瞪口呆。等它们快快乐乐地
互相闻过了，就结伴而行，一起跑向远处撒
欢去了。

起先玛瑞和我不太熟悉，一大半可能
是出于它稳重的个性。后来我在画室长待
下来，尤其是每天晚上住在画室，它开始越
来越亲近我了。再加上它对师姐也是情有
独钟，常常要找师姐撒娇，后来我们就愈发
熟络了。记得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们刚起
床，师姐打开房门准备去院子里洗漱，玛瑞
突然摇着尾巴欢快地跑进来，我俩又惊又
喜，师姐捧住它毛茸茸的大脑袋，亲热地和
它说着话，下一秒，玛瑞已经爬上了师姐的
床铺，撑开四肢侧躺下来，下巴平平地搁在
师姐的被子上。不得不说我们对画室的狗
还是有些分别心，上回森珠半夜敲门想进
屋睡我们的被窝，被我们教训走了，可这回
玛瑞躺到师姐床上，我们俩开心地大笑，还
掏出手机拍下它乖顺的样子。幸好森珠这
时不在，否则可能会很心酸吧。

玛瑞知道每逢周中我要去县上的澡堂
洗一次澡，只要它在画室就会陪我过去。
那段路不近，要走十几分钟。玛瑞用四只
短小的腿爪欢快地蹬地奔跑着，有时在我
身前，有时在我身后。后来淋浴房老板也
有些认识它了，每回我进去后，老板也会和
善地对玛瑞说，先回去吧，你的主人洗完澡
就会回来的。玛瑞很乖巧，它不会在陌生
地方独自守候，总是自己先回画室，待我回
去时它又欢快地摇着尾巴迎接我进门。

印象中好像从没看见玛瑞发脾气，只
是有一次听安多师兄说起，某天傍晚玛瑞
正和它的伙伴们在路边玩耍，突然有一只
陌生的狗跑过来，那也许是一只从远处流
浪过来的狗，脾气也不太好，对本地的狗子
们恶声恶气的。玛瑞突然怒了，冲上去对
着那狗狂吼，其实它的个头比对方还矮小
很多。师兄说玛瑞把鼻子皱起来，露出一

嘴尖牙，那形象和我们画的忿怒相特别接
近。那只闯入的大狗立即就被吓跑了，此后
再没见过踪迹。这场景如今也依然只能在脑
海中想象，我只见到过玛瑞慈善和蔼的一面。

安多师兄回家乡后，一直很惦记玛瑞，于
是我就和他通了几次视频电话，把玛瑞领过
来和他隔空叙旧。后来，师姐也即将毕业了，
也是常常念叨着舍不得玛瑞，说很想把它带
回山南老家，不过师姐也盼望能在拉萨找到
工作继续画画，那就不太方便带着玛瑞了。
就这样，玛瑞送走了一位又一位喜爱它的师
兄、师姐。它还是依旧沉稳、乖巧，默默地守
护着我们的画室。

2018年10月，我们搬了新画室，是在一
幢七层楼的商务建筑之中，租了二楼东侧二
百多平方米的空间。玛瑞和森珠随着师兄们
也搬了家，在新画室附近租的藏式小院安住
下来。早上师兄们来画室时，它俩也一前一
后跟着跑过来，在宽敞的画室里踱着步子，捍
卫着自己的领地。只是后来，它们竟认为整
幢建筑都需要守卫，经常跑到一楼的大院里，
对着它们不认识的陌生人发出严正警告，反
而造成了不少麻烦。那以后，师兄们每天都
尽可能把它们留在宿舍，偶尔有一两次，它俩
还是偷偷溜出来，到新画室撒个欢儿，为大家
的绘画时光又增添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玛瑞是一条非常年长的狗，它是2016年
左右来到我们画室的，也许因为和大家都有
缘，它结束了之前漫长的流浪生涯，把我们的
画室当作自己的家。今年上半年疫情肆虐的
时候，画室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小老师
和师兄相继离开了，画室也有很长时间无法
开工。就在这动荡的时期，玛瑞被外来的一
只陌生流浪狗咬伤了，不知那狗是不是携带
了病毒，也可能玛瑞年纪实在有些大了，不能
像当初那样一招制伏外来者，受伤之后不久，
它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希望我们已经竭尽所
能给了它最大的爱护，使它独行之后不会太
恐惧、太孤单。以后我们恐怕再也遇不到这
么好的狗子了。

森珠和玛瑞（下）
□米拉

老朱每天两次散步，就在小区里，每次
半小时。新建的小区道路宽敞，绿树新抽
的枝条柔软细嫩，新开挖的小河连着北护
城河，有太阳的天气里，闪着清澈的波光。
老朱每天都会遇到老刘，老刘也住同一小
区，跟老朱差不多年纪，原本就认识，再加
上儿女是同学，就越发亲近，尤其退休以
后，每回遇上都有说不完的话。

“老朱啊，我还记得我是××年参加工
作……”老刘每回都是这样的打头，把以往
的履历重复一遍，有时会增加点新内容，比
如，为了以后方便照顾他们老夫妻，他女儿
在小区里也买了套住房，正在装修，或是老
刘的女儿每天都会为九十多岁便秘的奶奶
抠大便。两个老头儿边说边走，有时走不
动了话还没说完，就立在小区的空地上没
完没了。有一回说了一个小时，老朱回到

家一下瘫坐在沙发上，摘下的帽子里全是
汗，大叹听人说话久了自己累得吃不消。

老朱与老伴儿一起去医院探望老同
事，听说是中风后一边手脚不利索。两人
摸索着找到了病房，却总找不到人，再三与
护士确认，才知道刚刚去过的那间就是。
老朱嘴里嘀咕着，怎么不像啊。悄悄在门
口窗户里仔细观察，原来老同事早已瘦到
皮包骨头，几撮花白的头发向一边支着，像
小鹿新长出的犄角。老同事眼神茫然，三
分钟后才一声惊呼，“我记得你啊记得你，
你是老朱啊。”半张偏瘫的脸凝固着，另半
张脸熠熠生辉。

老朱是老干部组长，除去每月活动通
知以外，几乎成了全方位联络员。上个月
老赵打电话来问老李的手机号码，说他孙
媳妇快生了，记得老李的女儿是妇产科医

生。老朱笑道，“老李前两年就去世了啊！”老
赵在电话那头额前闪过无数星星，“是吗？我
怎么不记得了。”

那天老干部小组活动的时候老梁悄悄跟
老朱说了个事儿，前两天夜里那个每天跟老
朱重复履历的老刘老是打电话给老梁，“那
个，我记得你们单位有个湖南人的，他叫啥来
着？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老朱听完嘎嘎笑
出了眼泪。

一天早晨老朱起床，心急火燎地把老伴儿
叫到跟前，问她自己有什么病？老伴儿一时没
反应过来，老朱急得“就是那个啊，我动作慢，
鼻子也闻不到味道，那个病叫啥？”老伴儿冲老
朱翻了个白眼，“是帕金森吧，你又没病，就是
有早期症状，吃药就得了。”老朱呵呵乐了，慢
慢穿衣下床，再慢慢洗漱慢慢吃早饭，然后去
楼下找那个经常不记得他的老刘散步去了。


